
本报讯 7 月 27 日， 钱学森社会工程思
想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会议由东方
毅拓展文化协会、 钱学森社会工程研究中心
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黄顺基教授、拓展
文化协会会长东方毅、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庞元正、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审林坚
等知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研讨了钱学森系统工程、 社会工程
的思想和方法，社会协调学，经济系统过程与

社会工程， 事务处理工程， 社会工程学科体
系，城镇化的系统思维，健康系统工程，大成
智慧学等。

钱学森创建的社会系统工程 （简称社会
工程）方法，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社会
和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 钱学森社会工程思
想、 总体设计理论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
方法， 对我国当前改革发展和社会管理具有
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值得深入研究
和探讨。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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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这些年， 国内顶级大学在各种世界
级的排位赛中一直在向前进阶， 一色的欣欣
向荣。 回过头来一看，可不是嘛，那些昔日在
校园背着半导体学洋文、 又留在园子里耕耘
的同学俨然已是教授， 带着成群的博士好不
风光。异日或有餐聚，学无所成的我总有真诚
的恭喜，不过多数时候教授们并不领情。 “你
要是滞留墙内也是教授。 ”教授们说。 照我的
理解，不管有没有虚伪之嫌，这大约是一种谦
虚，教授难道是谁都能做的吗？！就说我吧，我
诚恳地坚信以本人的智力， 教授的帽子就很
难戴到头上。可教授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
还说：“教授就是教授，你以为是大师吗？现在
的大学……”

现在的大学不是大学了吗？ 什么意思？
是不是大学本该从什么是大学说起，然

而何谓大学却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情。“网
罗众学”之地是蔡元培的说法，梅贻琦认为大
学“有大师之谓”，竺可桢喻“大学犹如海上灯
塔”。 据这些大师级校长的观点，大学似乎不
应只是高等教育的学园，更不是组装“电脑”
的操作系统，而应该是百家学说汇聚、各路大
师争辉， 不畏权威、 探索未来的精神交汇之
所。 显然，大学不是教书匠的集散地，而理当
是大师互相印证、 学识彼此争锋的能力启蒙
和智慧训练之所。 博大精深者登临教授之位
固然，若要修成大师一定还需要修炼的环境，
所谓大学成就大师。 遗憾的是到底什么是大
学到了今天反倒不是那么明晰了。

季羡林先生被誉为国学大师， 北京大学
的同学们对此也多有认同， 尽管吐火罗语并
不干国学什么事， 连季老先生也否认自己是
国学大师。虽然有点乱，但我以为大师之誉还
是名符其实的。相传“重理工、轻人文”风盛之
时，北京大学的科学家们很是兴奋，公堂之上
响起“理工皇冠、人文敝屣”之说，季先生静听
多时后反问：何为北大？ 霎时，那些不明白先
生所言者不知所云， 而听懂了先生话语的则
无言以对，科学家们突然静默下来。仅此便足
显大师风范了，誉之国学大师未尝不可。想来

个中的道理大概对何谓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

注解。
现在的学科细分至极， 科学家们胸怀牛

角一往无前，钻角工程日益精深，视野所限无
可厚非， 但要把井中天地当做世界就不应该
了。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狭隘的观念才有所谓
“重理工、轻人文”风盛。 再来看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的百年庆典， 得大师桂冠者居然都是
百年的教授， 不知道敝屣之说的教授们是一
种什么样的心情， 不知道他们在钻角前进的
闲暇是否想过大学何谓。

几年前我看过一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毕业生调查问卷，那些已经是各行各业人
杰和精英的家伙们，超过 80%的人抱怨学校
没有教给他们足够的写作能力，他们该不会
想成为罗素那样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吧？
另有 60%以上的校友认为未在学校学到必
要的历史知识，历史知识有用吗？ 再者就是
抱怨学校没有培养他们必要的价值判断能

力。 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无需
多说了，估计那些家伙不知道“理工皇冠、人
文敝屣”的道理，所以不太在乎“世界级排位
赛”， 反而是把一个好好的学校建成了人文
不输理工的“杂烩”学府。 说到这里，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不改成大学，因为据热衷改称谓
的学校说，大学和学院在学术交流中有不一
样的待遇，学术交流的时候多有不便，真是
这样，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志们来了该不会让
他们住地下室吧。 显然，大学不是技术作坊，
更不是名字的意味。

当然，麻省理工学院很了不起，可是咱也
没必要崇洋媚外， 况且大学之谓传统是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要跻身世界顶级大学，学术传
统、思想传统是不可能复制异域风土的。就传
统而言，何谓大学也许还是很难理清，幸运的
是我们有并不陌生的传统， 只是可能不小心
被烂草堆般的专著和论文掩埋在图书馆的角

落里了。
说起传统， 在回溯大学典故的时候我时

常会妄想：辜鸿铭路遇胡适，批判几句学问，
再蔑视一下思想，傅斯年擦身陈独秀，研究一
回白话，再争论一番主义，等等，再有不服之
人，大厅之上拉开架势，高声喧哗无忌，只看
得学童们是非难辨， 心乱如麻———事后走在

月光下的湖边整理一下各路学说， 再回到图
书馆看看陈寅恪之类如何布道， 一当顿然大
悟，别说道德价值的判断力清晰呈现，恐怕各
路神童无不心怀开拓一条大师之路的梦想，
何况经邦济世。 如此，大师之徒自然辈出。

大学何谓

□ 欧 阳一直对喝茶没有太大的兴趣， 更谈不上
上瘾。

平时在办公室喝的茶，大部分是“霸王
硬上弓”型的，“诱惑胁迫”型的。 甲同事说老
公去杭州出差， 捎回一筒雨前西湖龙井，地
道的、正宗的，请帅哥美女们尝尝。 你能不赏
光？ 乙同事也不甘落后，说她有亲戚在大理，
寄来一盒普洱茶， 请各位美女帅哥品品，你
能不赏脸？

于是眯了眼，耸起鼻翼，龙井的清香便
在鼻尖上打秋千， 普洱茶又红又浊又亮的
茶汤便在肺腑间晃荡。 品茶时我是喜欢闭
了眼的，这样感官会集中在味觉和嗅觉上，
不但利于品出味道来，而且还利于想象。 碧
绿娴静的西湖，葱绿神秘的大理，便在眼前
一字展开，幻灯片自动播放一般徐徐而过，
这样喝茶才喝出了茶之外的味道， 带来精
神上的愉悦。

喝茶最震撼的一次，是在同事家。 记得

那次喝的是大红袍， 同事说一千多一斤呢。
那红盈盈黄澄澄的色泽直往眼球上撞，那又
浓又香的味道直往鼻孔里钻，视觉和味觉都
乖乖地成了俘虏。 当时是和儿子一起去拜年
的。过了多长时间？一个月？还是三个月？还
是半年？ 忘了， 只记得有一天儿子突然说：
“老爸，咱再去那个姨家喝茶吧。 ”儿子也被
人家的大红袍彻底俘虏了。 看来好的东西是
有目共睹的，即便是幼童，也有辨别美丑好
坏的天然能力。

在家很少喝茶。 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会泡
上一杯。泡上茶后打开音乐，茶香和乐香于眼
前袅娜，交融，翩翩起舞，那是一种无以言表
的陶醉。 乐，应为古典乐，古筝、扬琴、竖琴最
佳。轻音乐次之。这时最好有阳光透过百叶窗
射进来， 缕缕茶香和乐香在片片阳光的爱抚
下，浮沉，翻卷，与透明玻璃杯中沉浮的叶片
相呼应，美轮美奂。听古典乐，喝清香茶，还可
以调素琴，阅金经。 对，就是素琴，桐油、蜡和
颜料，什么也不用上，什么装饰也别加，素颜

朝天，乐声不经过任何形式的侵蚀，有一种朴
素之美，自然之美，和谐之美。 金经没有不要
紧，可换成魏晋诗词，抑或是宋词，抑或是《诗
经》，这样在通向精神圣殿的道路上，可以慢
慢享受，不带一丝尘埃。

那情景 ，那意境 ，岂是一个 “美 ”字了
得 。 唐代诗人卢仝曾作咏茶诗 《卢仝七
碗 》，诗云 ： “一碗喉吻润 ，两碗破愁闷 ，三
碗搜枯肠 ，四碗发轻汗 ，五碗肌骨清 ，六碗
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 ，两腋习习清风生 。 ”
而我只要有古乐相伴 ，只一杯便已飘然成
仙 ，魂魄在茶香萦绕的云端上遨游 ，脚步
在清澈寥廓的天宫里滑翔 ，和吴刚促膝相
谈 ，与嫦娥携手赏桂 ，与众仙人煮酒邀明
月，醉得一塌糊涂。

但是，我不上瘾。 什么东西一旦上了瘾，
也就成了一种负担，甚至麻木了。也就没有灵
性没有轻松可言了， 生活也就没有那么清逸
了。 这就是“偶尔”的妙处所在。

偶尔醉茶
□ 姜佃金

一

芦苇的爱情，都已献给了湿地。芦苇穗子
乳白，毛茸茸的，柔情似水，是写给湿地的情
诗。 一片片的芦苇，就是一片片情诗的世界。
这种爱情浩大，洁白，不计代价，不可阻挡。
湿地最终接纳了这种真诚的追逐。

芦苇荡，原本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位
母亲，她是在自己的地域招摇呐喊，其实是为
了从容地深居。 在翠绿葱郁里，在野阔星稀
中，芦苇营造飞禽爱的蜗居。

白云绿水蓝天，是给飞禽儿子的房产。她
和儿子就住在一起，从不摆架子，有无限的包
容力。 有微风窃窃私语相伴，儿子和媳妇就
在芦苇丛中时现时隐。 他们的快乐，就是芦
苇母亲的惬意。

闭上眼睛，在情诗漫天的氛围中，你会重
拾激情。 这就是她，将野地的清苦和宁静变
成喧嚣的歌唱。 芦苇面对气候从不认输，拼
命地在延长合奏曲。 用最纯净的语言，最霸
道的爱，最真诚的心。 一直到白发苍苍。

当用镰刀割下，芦苇就这样躺着，比站着
的还要美丽，却没有忧伤。 它终于可以休息。
倒下了，还有歌的旋律。 即便被投入炉火，还
不忘在炉火里劈劈啪啪响上一阵子。 朴素的
冬日里，依然还有站着舞蹈的少许芦苇。 它
形色枯槁，但意志力却一点儿也不空洞。

湿地里的芦苇蓬蓬勃勃、浑然一体，除非

冬日的湿地冻了冰。 各种珍奇的鸟，就活在
芦苇荡的怀抱里，一棵棵芦苇就像母亲———
爱儿子一样爱着一只只飞禽。

二

寒冬，瘦瘦的筋骨，最终把微笑留下。微笑
潜藏进芦苇根中， 透明的思想在茫茫湿地漂
浮。帕斯卡尔说：“一个人不过是自然界一枝最
脆弱的芦苇，但这是一枝会思考的芦苇。 ”

是的， 湿地的芦苇虽然脆弱， 但它会思
想。 芦苇的心是透明的，像一场心灵风景的
预演。 她把深情一脉相承地延续、浓缩到芦
苇的根中。 在寒冷的时光，酝酿扩张、拿地的
宴席。 最终，一株株的苇根，连成一面相互依
存的旌旗。

来年最初的一缕春风，使水岸开始润泽，
苇根向着天空开放豪情，青葱的绿开始了迸
发。 不断不断，跃动头脑中浪漫的想象。

又来了， 那些簌簌作响的芦秆和细细的
苇叶，好热烈地交谈，好听极了！ 春天开始下
雨的时候，苇海便罩在雨雾中闹。 夏天，已是
排山倒海，浩浩荡荡，苇的脸庞在拥挤中呼
喊，像旷野中发飙的狂女。

又如欲望，划过绿色的天空；终于，绿衣女
神狂龙般写下这诗行：风情摇荡，激起浪在苇中
隐藏。 声在呼啸，灌注笑脸变作绿茎的蛮飏。

蛮圆的苇，蛮蛮地飏，就是这样独特而真
切，非常私密化的影像在浮动。 九月初，芦苇
的茎与叶，饱胀而恣意，酷极了，看后让人眼
睛发烫。 苇的蛮横，使翠涛翻腾；苇的柔情，
使芦花长了一穗的油润。 那油润太妙了———
如果用手去感受，也是有福的，滑滑的，软软
的，宛若丝绸的质地。

可再美的东西也有顶峰。 寒潮再一次袭
来，丹顶鹤的叫声，形同苇叶上轻盈娟秀的泪
滴。 湿地湖塘里的锦鲤，用颜色斑斓的秋光呼
吸。秋天的雨，已然唱着熟透的别离。坚劲邈远
的芦苇荡说，不怕，我要把白茫茫的诗境延续。

绿芦苇 丹顶鹤

父亲电话里说：“武儿，电视很多重台，很
多台没有。 你回来给我调台吧！ ”父亲总是这
样，一不小心，把电视的台弄得乱乱的。

父亲的住房离我的新家并不远。 我赶到
我曾经的“老家”时，父亲已站在门前。我一下
车，父亲就忙迎上来，帮我把自行车支好。 然
后微笑着说：“这么快就过来了。”他边说边到
冰箱里拿出西瓜递给我：“先歇歇， 吃点西瓜
去去暑。 ”我说不吃，还是先调台吧。 父亲说
“不急，不急，先歇会儿。”我接了西瓜，父亲看
着我吃，跟孩子一样笑着。

吃了西瓜， 父亲又给我拿梨， 我说不吃
了。 父亲说你不是喜欢吃梨吗？ 我说吃饱了。
说着，我拿起遥控器一试，电视台乱七八糟的
到处是重台。 我跟往常一样，对父亲说：“爸，
你过来，我教你怎么自动搜台吧。 ”父亲依旧
摇头摆手：“老糊涂了，记不住了，你给调好就
是。 ”“我说了好多次了，调好了你别乱按，咋

总不听话，几天就把台给弄乱了！ ”我说这话
的时候， 父亲像一个孩子不哼声。 说过这话
后，我看着父亲委屈的样子，心里又很难过。
是呀，父亲，曾经在我心中是多么伟大，我读
大学的时候，还崇拜着和依恋着他。 如今，我
已过中年，而父亲，不仅连调台都不会了，甚
至连简单的收看电视都不知道， 每次看电视
都一通乱按， 把调得好好的台给弄得乱七八
糟。 看来，父亲是真的老了，老糊涂了。

我调好电视后又叮嘱父亲换台只按换台

键就可以了。父亲一脸的无奈：“现在是记得，
就是过段时间就不记得了。”看着父亲那无助
的样子，我对没读过一天书的母亲说：“妈，这
个不用认字的，我教您，您一定能记住。”母亲
一听，比父亲的手摆得还厉害：“你爸都不行，
我怎么行？ ”看着两位老人为难的样子，我只
好再一次说：“那以后出现重台再叫我就是。”
我这样一说，父亲又有了孩子般的笑脸。

我调好台后跟父亲和母亲聊了几句家
常就推着自行车准备离开。 这次，母亲对父

亲说：“我送送武儿吧！ ”母亲说着跟在我的
后面。 我说：“妈，不用送，我骑自行车呢！ ”
母亲轻声地说：“过去点，我有话跟你说。 ”
走了一小段路， 母亲说：“武儿， 你别怪你
爸，他是故意把台弄得乱七八糟的，其实他
自己会搜台。 他是想你，想跟你说说话，我
也一样……”

听着母亲的话，我的心颤抖了。 我想起
了台湾举办的 “我最想对父亲说的一句话”
征文的获奖作品那句话是“您的前半生我无
法参与，您的后半生我陪您到底。 ”是呀，父
母所需要的仅仅是儿子能在他身边多陪伴
他们一下啊！ 为了能跟儿子聊聊天，曾经伟
大的父亲不惜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再降低，而
作为儿子的我竟然不懂父母的思子之心！想
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哽咽着对母亲
说：“妈，我以后尽量多抽时间回来陪你们聊
聊家常……”

调 台

□ 付秀宏

□ 柏兴武
英国作家维纶莫斯在 1980 年创作出版

了一本名为《戴着面具跳舞》的书，维纶莫斯
在书的前言中写了一段话， 要读者根据这本
书中的文字和图画猜出一件神秘宝贝的埋藏
地点。维纶莫斯说，这件神秘宝贝是一枚金子
制作而成的、极为精巧、价格高昂的兔子，其
美称是“金兔子”。

《戴着面具跳舞》中的这个消息成了一
个公开的秘密，一传十十传百，如一阵旋风，
引来了数以万计的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去购
买这本书，然后，这些人按自己在这本书中
得到的启示，纷纷在英国各地寻找维纶莫斯
在 《戴着面具跳舞》 一书中所说的神秘宝
贝———金兔子。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英国的许多土地上
留下了无数《戴着面具跳舞》的读者挖掘金兔
子而留下的洞穴。

最后， 英国一位中年男人终于在伦敦西
北的一个地方发现了这枚金兔子， 于是，由
《戴着面具跳舞》这本书引发的一场群众寻找
神秘宝贝的运动结束了。

这时，《戴着面具跳舞》 这本书已经销售
了 200 多万册。

到了 1984 年，维纶莫斯经过精心的策划
和构思，再次想出了一个新花招。维纶莫斯这
次写了一本没有书名的小书。 这本没有书名
的小书只有 30 页，写的是一个养蜂者的养蜂
生活和一年四个季节的变化。这本小书除了
附有 16 幅精制的彩色插图外，书中的文字和
幻想式的图画还包含着一个看上去很深奥的
谜语，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该书的名字。这本
小书于 1984 年 5 月 25 日同时在七个国家发
行。 在许多读者看来， 这本小书是一本独特
的、没有书名的书。

维纶莫斯要求不分国籍的读者猜出该书
的名字， 猜中者可以得到一个镶着各色宝石
的金质的蜂王装饰品，是难得的宝贝。

但是， 维纶莫斯让读者猜书名的办法却

是与众不同的，不是用文字写出来，而是要将
自己猜出的内容通过绘画、雕塑、歌曲、编织
物或食物的形状， 甚至编入电脑程序的方式
暗示出书的名字， 维纶莫斯则从读者寄来的
各种实物中悟出某个读者要传递的信息，再
将读者传递的信息译成文字。

虽然，这本书中的谜语的谜底并不生僻，
只要细心读过这本小书的读者， 十有八九都
可以猜出来，但是，只有最富于想象力的猜谜
者才能获奖。

维纶莫斯把这本小书有奖猜谜活动的开
奖日期定为该书发行一周年之日，他说，到时
候他将从一个密封的匣子里取出那唯一一本
写有书名的书， 书中就藏着那只珍贵的镶着
各色宝石的金质的蜂王装饰品。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维纶莫斯的这本小
书卖出去了数百万册，获奖者也名花有主，不
过，获奖者是谁倒是鲜为人知，维纶莫斯本人
却成了一个名人了。

即使是平常的东西， 只要给它一个别出
心裁的创意，就能够引人注目，就能够带来非
同凡响的效应。

这个世界上缺少的不是成功， 而是别出
心裁的创意。

书中的秘密

□ 王吴军

生活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地活着，真诚地爱着，就是一种富有。

生孩子那天， 我被推出手术室已是晚上
11 点多了，预定的月嫂还没到，家人临时从
医院为我和宝宝找了一个月嫂，一天 180 元。

从产房出来，麻醉剂的作用还在持续，我
的心怦怦地跳， 杨姨就是这时候在她的上司
叶老师的引领下走近我的， 叶老师是杨姨所
在的月嫂服务公司的一位负责人， 我产检的
时候她就经常在就诊室门口守着， 和孕妇们
聊天， 问孕妇有没有请月嫂， 如果你说还没
有，她就会把公司的价目表拿给你看，通常五
六千到八九千不等，也有 1 万的高级月嫂，看
到你对价目表龇牙咧嘴的时候， 她就告诉你
早点预定可以打折，但最低也就是八折。大概
是行业规矩， 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自己
是“老师”，大家也就随着叫“老师”了，由于他
们长期在医院， 叶老师的说话方式近似于医
护人员。 她走到我的床前，身子站得笔直，手
自然地垂下来，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假如她穿
一身白大褂，就与医生无异了，她低头微笑地
问：“感觉怎么样呀？ ”语气和缓平常，老公俯
下身子对我说：“我和爸妈刚才给你请了临时
月嫂，叶老师说她很有经验的。”我点点头，叶

老师就把杨姨领到我跟前儿， 仍然带着医生
的口吻对我说：“好好休息，有事就叫杨姨。 ”

那一夜的前 6 个小时， 我都是在麻醉剂
的作用下度过的，病房里人很多，婴儿的哭声，
待产的哼哼声，家人的安慰声，生产后报喜的
电话声……护士不停地进来让大家安静，我
的身体像是腾云驾雾一般， 丝毫没有感觉到
床存在的意义， 每隔一个小时护士就过来按
压一次我的肚子，帮助我的子宫收缩，刚开始
几次在麻醉的作用下我并没有感觉， 麻痹的
双腿也是僵硬的， 只记得护士每次来的时候
都说：“没事活动一下双腿，别总躺着不动。 ”

家人都分头去忙了， 只有母亲留下来陪
着我， 我的大脑里不停地想着各种混乱的头
绪，偶有一两次想起这个临时月嫂，努力抬起
头找她，又没找到，心里想：这个月嫂也忒不
靠谱了， 一会的工夫就没人影儿了。 我问母
亲：“那个刚请来的月嫂呢？”母亲努努嘴，说：
“一直在给你按摩双腿。 ”我努力抬起头来看
她，她似乎听见我们的对话，赶紧凑过来，问：
“怎么了？腿有感觉了吗？一会儿腿有感觉了，
你就感觉到疼了。 ”我这才看清她的脸，大脸
盘儿，阔嘴，烫着小卷的短发，40 岁左右的年
纪，高高瘦瘦的，我猜她是北方人，自然觉得
有种老乡的亲切感， 然而毕竟是头一次被一
个生人这样照顾，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只回
答她：“嗯嗯，还没太大感觉。”见我躺下，她回

到原处继续帮我按摩。
果然，过了几个小时，我的刀口开始疼起

来，护士还是让我翻身，并且权威地说：“这样
有助于恢复，不然容易肠粘连。”我被吓到了，
挣扎着翻身，可刀口加上宫缩，实在疼得我龇
牙咧嘴，母亲也紧张，不敢使劲拽我，我左右
扭动着上身，腿不敢使劲，一用力就会疼，这
时候杨姨过来，轻轻地拽住我的胳膊，用手推
着我的后背，我再顺势一扭就翻过去了，有了
第一次的成功，那一夜我每次翻身都要叫她：
“杨姨。 ” 她一听见就立马过来问：“想翻身
吗？ ”这时我才开始感觉到她的重要性，于是
我不厌其烦地问她：“要翻几次才会排气呀？
我还要疼多久啊？ ”她说话声音很轻，但带着
不容置疑地肯定：“一般第二天就会排气了，
过了今天，明天下午你就不会这么疼了。 ”每
次听到这样颇带安慰的话， 我都像得了灵丹
妙药般对第二天充满期待。

折腾到早晨， 我才眯了会儿眼睛， 醒来
时，她就坐在我旁边，见我睁眼，她起身给我擦
汗，问：“喝点米汤吧？ ”我听从地点点头。 她端
来一碗小米汤，把一根吸管递给我，俯下身子
为我端着米汤，只吸了两口我就不愿再喝了，
她轻声说：“不喝啦？嗯？再喝点吧，你现在也不
能吃其他。 ”我又顺从地喝了两口。 她见我不
再想喝， 便也不劝了，8点钟医院开始清理闲
杂人员，她很遵守医院的规矩，护士来说第一

遍的时候，她便起身走了。 看着她出门的那一
瞬间，我有点害怕，有种想求她留下来的冲动。

那天上午婆婆把之前预定的月嫂带来
了，下午又一个产妇被推进来的时候，又看见
杨姨。 接下来住院的几天她一直都在照顾我
旁边的这个产妇，依然话很少，每天护士进来
清理家属的时候，她依然是第一个出去的。第
三天旁边的产妇开始涨奶， 她或许是见月嫂
为我通乳，于是请求杨姨也帮她通乳，可杨姨
说， 她不会， 要请他们公司的通乳师， 一次
200 元。 产妇的家属开始较真，问，人家的月
嫂会，挣钱一样多，怎么你不会呢？ 杨姨依然
不温不火地回答： 通乳师更专业。 家属没法
儿，只能作罢，又另请了通乳师。 我家月嫂私
底下告诉我， 其实他们在考月嫂资格证的时
候都学过，只是她不能抢同事的饭碗。又过了
两天，我出院时，杨姨依然在伺候那个产妇，
听说他们已经签约了，一个月打折后 6000 多
元。 那家人说，看着她老实，照顾孩子也很到
位，所以请了她去。

母亲说，这个人不错，不多言不多语的，
守本分， 照顾孩子也很利落。 我出了月子之
后，之前请的月嫂回大连，我们一度想请杨姨
再回来帮我们带一段孩子， 她回复短信：你
好，我明天才下户（月嫂行话，产妇出了月子
不再雇佣月嫂）， 叶老师没跟我说去你家的
事，且我的脚跟肌腱发炎要回家休息。我们再
打电话给叶老师，叶老师说：“育婴嫂（出了月
子之后照顾孩子的护理员） 签约时间长但挣
钱不如月嫂多， 她到年底就可以升为特级月
嫂了，工资涨 2000 元，所以她想趁这个机会
休息一下，等过了年再接活儿。 ”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 假如她年底顺利晋
级，下次再接活儿月收入 8000 元，这个工资
水平岂是如今的一般大学毕业生能比的？ 即
使工作没几年的研究生也望尘莫及。

月嫂杨姨

□ 周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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